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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苗百顺
年龄：83岁
参加高考时间：1958年
单位：原市师范学校

那年，我乘坐火车跑到郑州
参加高考。虽然已经过去 64
年，但高考前后的事情仍然历历
在目，恍然如昨。

不知什么是“系”

1939年6月，我出生在河南
省荥阳县（今荥阳市）广武镇黑
李村。1955 年初中毕业后，我
考入荥阳高级中学。我不是一
个聪明的学生，但很刻苦，学习
成绩还不错，尤其是理科成
绩。至今我还保留着高中时期
的成绩单，六门课最低成绩是
84 分。高三下半学期分科时，
我选择了理科，共有语文、政
治、俄语、数学、物理、化学六门
课程。

临近高考时，班主任周一平
老师问我想报考哪个学校，我
说：“俺家经济条件不好，只要上
学不掏钱，或者少花钱就行。”

周老师一听，建议我报考北
京师范大学，因为“学校管吃
住，还不收学费”。接着，周老师
又问我想报哪个系，我反问老
师：“啥是‘系’呀？我不知道。”
周老师告诉我：“我是学物理的，
你是我的学生，干脆也上物理
系，学物理专业吧。”就这样，周
老师替我报了志愿、选了专业。

大学宿舍备考

1958年 7月7、8、9日，是我
参加高考的日子，考场在郑州原
河南省煤炭干部学校。我们学
校距离考场 20多公里，当年荥
阳县到郑州不通汽车，全村都找
不来一辆自行车。7月4日，我
们学校那届毕业生约300人，一
人花3角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在
老师的带领下集体乘火车到郑
州参加高考。

当天晚上，我和同学们就住
在郑州大学学生宿舍。我记得
清清楚楚，8人间的宿舍里仅有
几张木板床和一盏电灯。晚上
10点熄灯，熄灯前，老师催着大
家抓紧时间休息，不能熬夜看

书。睡觉时，床上连一张草席都
没有，我带了一条床单，一半铺
床，一半盖身上，头枕书本睡
觉。炎炎夏日，宿舍里闷热难
耐，蚊蝇乱飞，只能用书本驱
赶。那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
蚊香、灭蚊药，更没有见过电风
扇。

两天后，高考正式开始，老
师提醒大家：“答题前，一定先把
名字写上，然后审题，按照先易
后难的顺序作答……”那时考试
两个人一张课桌，坐得很近，考
生都很老实，没有抄袭作弊现
象，只记得考场内笔尖与纸张摩
擦发出的唰唰声。

一天考两门，那三天，我像
平常在本校考试一样，不急不躁
地完成了自己的高考。

穿着姐姐的裤子去报到

高考结束后，我回到原籍参
加生产队劳动，割草、锄地，什么
活儿都干。

1958 年 8 月 20 日前后，我
正和大伙一起在村里干活时，
一个邮递员带着一沓书信来到

黑李村问：“谁叫苗百顺？”大伙
指了指我。接着，邮递员把那
张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递给了我。

村里还有一个李姓同学，与
我同时考上了大学本科。当时，
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都很平静，除
了想继续上学，我其他啥想法也
没有。村民们对我们考上大学
一事也反应平平，大家的想法就
是“考上学，你上学，考不上，回
家种地”，至于上大学对一个人
的未来有什么影响，基本没有什
么概念。

上大学前，母亲特意给我做
了一套棉衣。我穿着表哥送我
的的确良衬衣、姐姐的一条女式
裤子，带上行李去北师大报到
了。五年的大学生活，树立了我
的人生观，那就是“当一个好老
师，教书育人”。

1963 年，我大学毕业被分
配到当时的平顶山高中（现市
一高）当物理老师。1978 年，
我被调到原市师范学校继续
从教，并从教学岗位一直干到
领导岗位，1999 年 6 月光荣退
休。 （本报记者 王辉 整理）

64年前，坐着火车去赶考

讲述人：马培江
年龄：81岁
参加高考时间：1961年
单位：市二院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
年人不同。今年高考期间，我
来到市一中校门外，看到家长
们站在考场外翘首以盼，不禁
想起了我的高考。那是60年前
的事了，那些经历让我一生难
忘。

学习条件简陋

我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睢
县的一个小村子，祖祖辈辈种
田为生。新中国成立后，政府
号召人人学文化，做新时代农
民。在父母的期盼中，我背起
书包走进了村里用茅草房搭起
的小学。虽然条件简陋，但我
的校园生活很快乐。

三好学生、少先队长、团支
部书记、五好标兵……在睢县二
中就读时，我的学习成绩年年名
列前茅。我们的学校位于县城
北城墙下。我最喜欢春天跑到
高高的城墙上，看墙外碧波荡漾
的北湖，看桃花纷纷扬扬飘洒在
城墙上，伴随着校园内的读书
声，别有一番滋味。

好景不长，1957 年 7 月，连
续下了5天5夜大雨，县城地势
低，大水很快冲进了县城、冲进
了我们的学校。大家什么都顾
不上带，纷纷外逃。大水过后，
学校一片狼藉，教室也冲塌了。
我们搬到了一所小学内，老师就
站在大水冲刷后的操场上给大
家上课。

学习机会难得，我珍惜每一
分每一秒。那时候，我有一个信
念，一定要改变贫困的现状，即
使需要付出几十倍的努力。

回校路上饿晕

1960 年，学校伙食为食堂
制，每个月都要交纳粮食兑换
成饭票，然后再上交一定的伙
食费。交不起粮食就无法吃
饭，那时候农村还是按工分分
粮，工分少就分不到或者分很少
的粮食。

学校规定学生一个月只能
回家一次，下午6点放学。那时
我家距离学校 25公里，每到回
家的日子，我都是连夜赶路，要
走到天快亮才能到家。顾不上
休息，我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地
里挖野菜，让母亲做成青菜团子

（青菜与高粱面或红薯面混合制
成）带到学校充饥。菜团子放久

了上面会长毛，我不舍得扔掉，
吃的时候将外边的一层白毛抠
掉，再掰成小块，在开水里泡着
吃。

实在没吃的，我就到城外挖
野菜，回来后用开水烫着吃。有
一次课间操，我饿极了，就躲在
教室的墙角处偷偷吃野菜，没有
热水，我就着凉水吃。为了读
书，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有
缺过一节课。

有一次，回学校的路上，饥
寒交迫的我晕倒在路边。不知
过了多久，被三个手提瓦罐的男
孩叫醒，他们十几岁的样子，对
我说：“大哥，你饿了吧？这罐子
里是我们讨来的饭菜，你吃点
吧。”

交谈中，他们得知我在县城
读书，更加热情。三人争相把陶
罐放到我手中，让我赶紧吃，说
吃饱了就有劲儿读书了。望着
他们稚嫩的脸庞，那一刻真是百
般滋味涌上心头。

凑齐4元路费

我读高三时，家中二姐和妹
妹相继生病，无钱医治，眼睁睁
地看着她们的身体一日不如一
日，我多次要求辍学。倔强的父
亲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坚持让我

读书。无奈之下，我只好背着书
包去了学校。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
不负众望，考入了当时位于郑州
西郊的河南医学院。

1961年 8月的一天，我还在
地里干农活，同村的人跑来喊
我，说有我的信件。我飞快跑回
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我特别开心。

父母虽然不识字，但还是拿
着我的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
遍。那时候能考上大学的人“凤
毛麟角”。谁家能出个大学生，
十里八乡都知道，是件光宗耀祖
的事情。

去郑州需要步行50公里到
民权，还要花4元路费。家人挑
着南瓜去卖，终于凑齐了我的路
费。高考为我提供了改变命运
的机会。对我来说，高考不是结
束，而是人生新的起点。

1961 年 10 月 6 日，19 岁的
我背着一床破被子，穿着妈妈
做的衣服和鞋子，挎着装有大
学录取通知书的书包，信心满
满地走进了医学院大门。1966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我在部队
待了 20年，后来转业到平顶山
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直到退
休。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整理）

家人卖南瓜，凑齐了我的路费


